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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销志愿者蒋德胜泰安“开课”———

扮扮传传销销行行家家 三三天天说说动动三三人人
本报泰安1 0月2 2日讯

(记者 张伟 ) 19日傍晚，
民间反传销志愿者蒋德胜
来到泰安，3天时间内，先后
救助3名深陷传销组织的市
民，其家人连声说谢。在此
期间，记者见证他规劝传销
者的历程。

李先生是蒋德胜到泰安
后救助的第一个人。在聊天
过程中，李先生称，他所从事
的是国家项目，只知道自己
这一级别的事，其他级别的
事他不清楚。

蒋德胜告诉他，坐公交
车都能拿到收据，李先生交
了钱，为什么没有收据？“既
然是国家项目，那应该公开
透明，为何见不得人？况且，
钱为什么都打到个人账户？”
当被询问交钱是否有收据

时，一向坚信自己考察的是
国家项目的李先生无言以
对。

蒋德胜询问，主任、经
理、老总级别的人如何拿钱
时，李先生称“一级知道一
级的事情”。蒋德胜解释，

“一级知道一级的事情”，这
句话是传销组织用来替自
己开脱的说法。不同级别之
间要保密，是因为组织有见
不得光的东西，每一级都有
自己的秘密，不想让他人发
现。“如果对外宣称赚了 1
万，实际赚了3万，那还会保
密吗？”听到这，李先生开始
陷入沉思。

在救助贾女士的过程
中，蒋德胜迎合对方困境，扮
演了一名出局者的身份。“入
行不仅要凑满份额，还要不

断拉新人进去。否则筹不到
钱，更没法发展下线。”贾女
士一直憧憬着“1040万元”的
终极目标，听到蒋德胜的分
析，开始犯难。“亲戚朋友都
知道我到外面考察项目，都
不相信我说的话，下一步我
该怎么办？”

蒋 德 胜 告 诉 她 ，所 谓
“1040万元”，就是初次进入
传销组织者，先交纳69800
元，两年后得到1040万元。在
刚进入传销组织时，第一个
月会得到返还的部分现金，
并且成功拉到3名入伙人时，
也会得到一些提成。但依据
五级三进制这一规定，越到
后期，得到的返还金额越少，
当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和
金钱时，想要抽身而退都很
难。到那时，自己把亲戚朋友

都拉下水，已经无路可退。
在不断剖析中，贾女士

来不及辩驳，就已经陷入沉
思。并开始认同蒋德胜的分
析。当再次谈起“资本运作”
时，贾女士也不像刚开始那
般情绪激动。

随后，蒋德胜谈到了传
销 组 织 实 施 的“ 军 事 化 管
理”。规定每个人的作息时
间，安排好每天的活动内容，
让人感觉生活很充实。贾女
士逐渐明白，“难道是不让有
多余的时间想其他的事情？”
听后，蒋德胜笑了起来，并告
诉贾女士，这背后隐藏了太
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3天时间内，针对不同的
3名传销人员，蒋德胜使用不
同的方法，最终成功救助3
人，其家人对此连声道谢。

卧底“鼠窝”找漏洞

成反传销斗士

蒋德胜出生于山东德州，
今年45岁。2006年，他的一个
朋友进入传销组织，两年后血
本无归。“朋友进入传销组织
之后，我曾打电话劝过他，但
他根本不听。”蒋德胜说，朋友
脱离传销组织后，性格大变，
整个人变得消极。“这些对我
触动很深，也是出于好奇，我
就开始接触传销组织，打算兼
职帮一下人，做些好事，但不
曾想最后把反传销当成了一
种工作去做。”

为了解更多传销组织的
内幕，他开始学习保险及直销
的一些课程，并接触一些脱离
了传销组织的人，在与他们的
交流中，获取有关传销组织的
信息。“虽然我尽力去学，但接
到一些求助后，有些细节问题
因为没有体验过，还是说不
准，没法解释。”

考虑多次后，蒋德胜开始
卧底传销组织，在学习相关理
论的同时，寻找传销理论的漏
洞。“在卧底传销组织内部期
间，我与他们的下层，中层以及
中上层，都有过频繁接触，对于
传销组织的课程理论和管理方
式，开始慢慢熟悉。”蒋德胜说，
他曾在南宁、合肥、广西、云南
等地卧底学习过。“在卧底期
间，也曾引起对方怀疑，一般都
是感觉情况不对就开溜。”

自2009年起，蒋德胜开始
忙碌起来，越来越多的求助信
息使他没有精力打理自己的生
意，反传销逐渐成了他的全职。

上万条求助信息

“逼”得他全国跑

2013年6月，接到大学生小
冯(化名)的求助后，他多次与

小冯联系，剖析传销中的漏洞，
将他从传销的歪理邪说中救了
出来。“小冯告诉我，里面还有
好几个他的同学，让我帮帮他，
把他的同学一起救出来。”

得知这一情况后，他又找
来其他的反传志愿者，与他一
起开始救人。蒋德胜说，有些
孩子很聪明，一旦有人把传销
理论的一些漏洞给他们指出
来，就会立即与传销组织划清
界限。“4名学生被解救出来
后，身上没有钱，也没地方可
去，我就把他们接回家，在我
家住了3天，直到他们父母将
孩子接走。”

在蒋德胜的邮箱和手机
里，存有上万条求助信息，他的
电话和短信不断，因为时常盯
着手机发信息，他的视力愈发
下降，现在得借助老花镜阅读。

虽然大多数人都未曾谋
面，但只要接到求助，都会尽
量亲力亲为，以至在家的时间
也寥寥无几。“这些年除了西
藏没去过，其他城市我都去
过，有的地方一年能去10多
次。最长的一次两个多月没回
家，全国各地到处跑。”

七年直接救助千余人

期待更多志愿者

从2007年接触反传销到
现在，整整有七年。他也曾几
次动摇，打算放弃，但终因对
传销案例接触太多，出于对大
多数传销受害者及家庭的同
情，加上每天全国各地的求
助，又让他苦苦坚持。

当被问及这些年帮助过
多少人时，蒋德胜坦言他没有
计算过，“有的是应家人要求
面对面救助，有的是通过电
话、邮箱或QQ视频提供救助，

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去顾及这
些。”蒋德胜说，细算起来，他
直接帮助的至少有千余人。

2011年底，蒋德胜在天津
建立了“中国反传销爱心互助
网”，该网站是专门对传销受
害者从心理方面进行疏导的
公益组织，有专业工作人员40
多人，志愿者200多个，并设有
6个QQ群，方便传销受害者家
人反映相关情况。蒋德胜说，
他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向社会
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凝聚更多
的志愿者加入到反传销行业。

谈到这些年的坚持和付
出，蒋德胜说，这都不算什么，
他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他
的家人。由于这些年东奔西
跑，蒋德胜很少过问家里和孩
子的情况，都是妻子薛兰一手
打理，有时候出门没有路费，
还得找妻子要。“自从他开始
反传销，家里大小事情就都留
给我，我也多次劝他回家做点
生意，但他不听。”薛兰说，因
为这个事，她也曾不理解，甚
至抱怨过。

“后来，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家会接到很多陌生人问
候的电话，收到很多祝福的短
信，有时候家里还会收到苹
果、茶叶等特产，看到一句句
发自肺腑的言语，我觉得人这
辈子能像他这样，也挺知足
的。”薛兰说，慢慢的，她对丈
夫从事的职业逐渐认同，并开
始支持他。“只要他能帮助更
多人，我和孩子吃点苦都不算
什么。”

蒋德胜说，民间反传销力
量不可替代，几年下来，他已
经感到身心疲惫，眼花脱发失
眠。“在我退出之前，能注册一
个真正的非盈利社团组织，是
我最大的心愿。”

记者：大众
对传销的认知有
哪些误区？

蒋德胜：大
家对传销的认知

还停留在以前，总觉得离自己很
远，所以尽管有媒体曝光传销组
织，但一些人总不主动关注和防
范，根本不了解传销。

其实，传销组织会根据个
人素质、学识、认知能力的不
同，找不同类型的人灌输传销
理念。我觉得大部分人，只要
给传销人员足够时间，用合适
的人选及恰当的方式，都会被
骗进传销组织。

人们常用“贪欲降低智商，
无知导致疯狂”这样的话讽刺做
传销的人，那么，传销组织中那
些海归教授、高级退休干部也算
无知之人吗？所以说，这句话是
片面的，传销里无知和利欲熏心
的只是少部分人。

传销组织中，除少部分人利
欲熏心、心存暴富心理、明知故
犯外，大部分传销者是被动加
入，是一些有事业心和积极上进
心的人，对人不设防，被传销组
织洗脑后激起对金钱的欲望。我
们在帮助这些人的同时，要改变
人们对传销者的偏见，才会有更
多的志愿者站出来。

很多人误入传销

不该讽刺请多帮助
卧卧底底传传销销学学技技能能
七七年年““策策反反””千千余余人人

本报记者 张伟

蒋德胜，今年45岁，是
一个反传销志愿者，也是
中国反传销爱心互助网的
发起人。从2007年8月开
始，他开始接触反传销，并
先后多次卧底传销组织找
漏洞。他的足迹遍布全国，
为帮助求助者，曾两个多
月没回家。七年时间，蒋德
胜先后救助千余人。

蒋德胜告诉记者，这些年在救助传销人员的过程
中，传销组织的各种操作方式和策略都有所改变，而新
的志愿者人数却并没见显著增长，他已经感到疲惫，并
考虑到退出。“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建立一个正式登记注
册的反传销社团组织，给志愿者们提供一个反传销的平
台。”蒋德胜说，反传销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

记者：当下
反 传 销 工 作 的
困境都有哪些？

蒋德胜：现
在 的 反 传 销 模

式一般是传销受害人的亲戚朋
友打来求助电话，在了解一些基
本情况后，由志愿者赶到传销人
家里或者传销受害人盘踞的地
方进行劝说。

这种模式存在一些弊端，首
先效率比较低。中国这么大，光
靠一些志愿者去宣传反传销，从
事反传销，影响面太窄，而且志
愿者全国范围地跑很浪费精力
财力；

二是积极性不足。民间反传

组织还不是正式登记注册的社
团组织，因此反传志愿者身份不
明，如何取得更多的认可、信任、
尊重，以及拥有荣誉感、归属感，
都是问题。因此反传销志愿者队
伍一直不能壮大起来，无法对抗
全国庞大的传销体系和传销人
员。

三是运转资金受限。民间反
传作为公益性工作，不可能进行
商业化操作，没有社会力量的支
持，反传组织也不可能发展壮
大。目前志愿者进行反传销活动
所消耗的车旅费和食宿费用基
本都是受害者亲友提供和赞助，
遇到经济有困难的受害者，经常
要志愿者自己想办法拿钱补贴。

记者：脱离
传销组织后，应
该 如 何 继 续 帮
助？

蒋德胜：传
销后遗症按表现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表现为自闭。脱离传
销窝点后，没有了传销窝点里宣
传的快速致富和群体性亢奋的
大环境，心理上会有强大落差，
加之一些负面情绪影响，容易占
据传销者的思想，如果没有较强
的自我调整能力，很可能走向自
闭。这种症状，需要亲朋好友的
关心和爱护，最好不让他们自己
一个人去乱想，带他们出去游
玩、看电影，或者找一个忙碌的
工作，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办法。

切忌不要冷落，更不要责骂他
们，要有包容的心态。

第二种表现为猜疑。由于传
销极具欺骗性，参与者已经失去
部分对社会的判断能力。从传销
窝回归正常生活后，参与者往往
会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
力缺乏自信，由此会对身边的人
和事持有戒备防范心理。这种现
象，需要找专业心理医生咨询并
矫正。

在与参与人员的交往过程
中，要避免提及传销的往事，要
用包容和温情感化他们。用鼓励
性话语激励他们，走出困境。传
销回归者的“传销后遗症”现象，
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否则会给
家庭和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蒋德胜卧底传销窝，学习传销理论。 蒋德胜提供

蒋德胜常以这种姿势，劝说误入传销者。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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